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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实践视角下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嬗变与重塑＊

□黄　剑

［摘　要］　生活世界作为一个集中体现日常生活价值和意义的领域，具有不言而喻的亲和性，

人们可以依寓于其中而获得归属感、熟悉感、认同感、确定感等基本需求的满足。现代性的扩张却

让生活世界的亲和性遭到减损，具体表现为日常实践受到商业化、技术化、理性化趋势的影响，实践

的内容和方式分别被分割和异化，减弱了生活共同体的维系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性和主体地

位被弱化，生活世界本有的属性和价值也发生了变异，人与生活世界的融合关系遭到破坏。要回归

生活世界的原初状态，就必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争取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激活日常生活传

统的内容和意义，而这需要作为一种长期的“生活政治”事业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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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日常实践研究回顾
为了克服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众多学者把目光转向了具体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领域，试

图在宏观秩序和结构之外探寻那些微观的、具体的日常实践的意义。海德格尔曾专门对日常实践进行了哲

学思考，他分别用“操劳”“操持”“操心”等概念描述不同层次的实践，揭示生活世界及其意义是如何在人们的

实践中生成的，人们是如何与生活世界发生关联的，不同的实践方式反映人们不同的“存在”方式。［１］陈嘉映

先生则批判性地指出，海德格尔的“操劳”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有明显的区别，在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论述方

面，亚里士多德显得更为合理，我们不能笼统地用实践经验的专题化说明理论的发生。［２］

舒茨在批判分析韦伯的行动概念基础上，探讨如何赋予行动以意义，他主要借助了“内在时间意识”“反

思”等概念来进行论述。［３］（Ｐ７５～８８）孙飞宇博士认为舒茨的行动理论存在着一个关于现代行动者的基本假定，舒

茨的生活世界理论在这一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展开，并且成为舒茨对于社会科学何以可能之讨论的基础。［４］沿

着舒茨开创的现象学社会学道路，加芬克尔重点关注了日常世界微观秩序的建立，他所开创的常人方法学致

力于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技术，正是人们共同的日常实践建构了那种稳定的、情境性的、索引性的、

权宜性的规则，特定群体在特定的生活场域会有独特的实践逻辑与法则。［５］戈夫曼也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人

际互动的策略和技术，但是与加芬克尔不同的是他用“拟剧论”来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角色扮演

和印象管理，以便形成人们所期望的印象，他把这种维护理想印象的过程比作为一种戏剧表演，用戏剧学的

术语分析了社会个体和群体的交往技术。［６］布迪厄和吉登斯则努力超越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对立，把

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看成是互构关系。布迪厄认为日常实践中的规则会内化在人们的身体之中，从而形成

所谓的“实践感”，这是一种前反思的、无意识的习性，是社会场域结构和规范在主观意识系统中的反映，人们

正是依靠这种自然而然的实践感来主导自己的行动。［７］（Ｐ８５～８６）吉登斯为了把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他指出：“根据结构化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体验，也不

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维度上被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８］（Ｐ２）在他看来，社会个体的

实践受制于社会结构，但同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在建构和改变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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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性的扩张，日常实践中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列斐伏尔眼中的现代社会

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技术和官僚渗透到家庭生活、休闲活动与消费活动等日常实践中，而要改变

这种实施总体性压迫的恐怖主义社会，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借助相应的战略和战术进行有效的反抗。［９］德塞都

呼应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在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充满了各种反抗或抵制的行为，他展示了日常生活中人们

自发的各种实践策略，他称之为“实践的艺术”，人们借助他们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获得一席之地，构成了属

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生态圈。［１０］高德胜认为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控制理论的质疑，也是对后者的重要扩展；把大众当作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无名英雄”是德塞都理

论的重要贡献。［１１］王杰文以北京某街道的“占道经营”现象为个案，试图借助经验研究来验证德塞都的理论是

否适用于分析中国当代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实践，他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对占道经营现

象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思考民俗学应该如何参与建构理想的日常生活实践。［１２］陈爱国通过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日常实践考察，揭示了在商业社会中传统民俗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非遗传承人在日常

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能有效地利用外来资源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对传统民俗进行重组和

创新，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是从一种积极务实的角度去应对市场力量给生活世界带来的冲击。［１３］

综上所述，舒茨、加芬克尔、布迪厄和吉登斯等学者注重揭示日常实践的规则和意义，试图调和个体与社

会结构的关系；而列斐伏尔、德塞都、王杰文等学者则关注日常实践中的“权力与抵抗”，从各自的视角对生活

世界的异化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对生活世界内在演变的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所不同的

是，本文以生活世界的亲和性为核心概念，通过对比考察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日常实践的内容和方式，来描

述现代人生活意义的蜕变过程。

二、日常实践与生活世界的亲和性
日常实践作为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重复性、惯例性活动，是社会成员获得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和感

受的主要途径，是生活世界意义系统建构的基础，因此日常实践内容和形式的演变会影响生活世界属性和意

义的嬗变。

（一）生活世界的亲和性

亲和性是生活世界的本有属性，是指生活世界能给予其中的存在者最基本的、稳定的精神支持，从而让

他们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实际上，生活世界概念本身就不言自明地包含了亲和性这个核心特质，亲和性是

生活世界的应有之义。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属我性。这意味着生活世界对于其中的每个人而言都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是难以复制和置换

的，而这种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外人而言则未必有感，而是属于“我的”，或者“我们的”。“这种存在者的存

在总是我的存在”［１］（Ｐ６３），生活世界中的人、事、物和其中的个体之间建立了特殊关联，这种难以割舍的关联是

经过长期的良性互动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的属我性说明个体在其中拥有特殊的身份和权利，同时也有相

应的责任，他必须投入相应的资源和感情，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归属感便自然而然地形成。

第二，熟悉性。由于久居其中，对生活世界中的人、事、物都非常熟悉，形成了一种稳定连贯的行为模式，

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可以做到习以为常、得心应手，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

料。”［１］（Ｐ８１）

第三，人文性。这是与工具理性相对而言的，生活世界关照了人的主体性、完整性和丰富性。尤其是人

与人之间是一种比较紧密的情感性关系，人伦关系的建构和处理是日常生活中核心的文化行动，并体现在当

地的民俗风情之中。在这样一个亲身在场的世界里，各种事物都充满着个体性和本己性，人们的参与感和认

同感得以维持。

第四，确定性。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场域，它不像科学场域和商业场域那样把创新变化

作为价值取向，而是尊重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长期的积淀会形成生活世界特有的规制和知识，用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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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协调人们的行动，给人们明确的生活指南和行动路线，很多地方性知识和风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消除

精神困惑的功能，在这样的意义系统中人们可以依寓其中而安然自若，很少有突兀和震惊的情况。

（二）日常实践对生活世界亲和性的营造

生活世界的亲和性是在人们的日常实践中营造起来的，大部分的日常实践都是自然而然的惯例性行为，

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实践习性，帮助他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形成一种稳定实用的实践策略。布迪厄指出：

“每个人对世界都有一种实践知识，并且都将它运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１４］（Ｐ９）他所谓的实践就是那种
“在最细微、最平凡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实践行动———比如各种仪式、婚姻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经济

行为等”。［１４］（Ｐ１６４）传统社会由于经济生产模式比较单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经常融合在一起，日常

生活被职业活动分割的部分并不多，日常实践保持着广泛性和丰富性，这也体现在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上。另外，与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社会是一个社会个体亲身在场的社会，每个人都被卷入具体的日常情境之

中，彼此结成紧密的关系网络，所以很多日常实践会内在含有人伦秩序的价值取向，以此维护人们所在的生

活共同体的认同和团结。日常实践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人和物进行创造和安排，无论从实践内容还是从实

践方式来看，都有助于构筑一个具有亲和性的生活世界。

其一，人们通过对各种物品的制作或使用，创造了一个适用的物质生活环境。生活世界中的物质条件包

括建筑、生活用品、生产用具、服饰、食物等等，传统社会的大部分物品都是人工制作，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物质文化。和工业社会不同，传统社会的物质文化还不是大规模机械制造的产物，因此会带有鲜明的人格特

征，人的需求、价值观、技能等个性化要素都会投射在人工制品之中。正因为物品当中含有个人印记，反映了
“我（们）”的需求和价值观，所以这些物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属我性，人们对所处的物质环境总是具有较强的
“我（们）的”意识，很多物质产品是“我（们）”付出了劳动而获得的，会自然地产生归属意识。而且这些物品带

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即是属于“这里的”，是难以被置换的，其他地方创造的物品拿到“这里”来未必适用，因为

很多物品都是根据地方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来创制的，在交通不便、物质并不发达的年代，外来的物质文化

很难嵌入本地物质文化之中。在传统社会的生活世界，不管物品的贵贱程度如何，都很容易受到使用者的珍

视，这不仅是因为物资相对匮乏的缘故，物品对于地方社会的成员而言还有特殊的关联和意义，尤其是那些

关系密切的人制作或使用的物品往往会被赋予情感因素，如“祖辈们盖的房子”“妈妈的菜肴”“爸爸的农具”

等等。因此，物质环境的属我性和难以置换性使之与其中的成员建立了特殊的关联，这是生活世界亲和性的

重要来源。

其二，人们对亲密社会关系的建构和维持巩固了生活共同体的存在。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

有较高的融合度，这使得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活跃而丰富（因此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人们

有很多面对面沟通互助的机会，让彼此的关系保持着熟悉性和亲密性。在很多生产劳动和公共事务活动中
（如公共水利设施修建），必须有共同体成员的团结协作才能完成，这在当地社会形成一种实用型的团结机

制，共同体进而形成一种守望相助的相处模式。由于人们在地方社会结成了紧密而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很

多日常实践就和人伦关系的处置和秩序的建构有关，地方社会需要协调内部关系、加强社会认同，便发展出

比较丰富而全面的道德文化，用以规训和引导共同体成员。传统社会延绵的历史越长，它的道德文化就越发

达，这些道德文化凸显了人的存在和价值，并凸显了生活共同体的价值，很多的日常实践就是围绕着“如何做

人”“如何维护集体利益”来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当地的伦理规范，这些都有助于生活共同体内部的

认同和团结，因而自主地营造了一个亲和的生活世界。

三、现代性背景下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嬗变：基于日常实践的分析
现代性的扩张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商品化、技术化，生活空间的城市化、功能化，社会

关系的契约化（理性化）、陌生化。从某个角度来说，现代性对于人们日常实践的冲击是深刻的，脱离传统社

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日常实践的内容、方式和意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借助这条路径可以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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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生活世界亲和性蜕变的机制，并且解释为什么日常生活中原有的文化、体验和价值会普遍性地缺失。

（一）日常实践在时空方面被职业活动和消费活动分割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经常融合在一起，人们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的

地点大多离社区不远，而且他们生产劳动的过程也往往是一个和熟人交往的过程，生活场域和职业场域的交

叠让日常生活的内容得以保持得比较完整和丰富，生活共同体成员的多重交往关系使得他们的联系更加紧

密，共同体的维持和延续得以稳固下来。而在现代社会，职业活动的地点和日常生活的地点是完全分开的，

于是产生了通勤族，而地点的隔离也导致了职业场域和生活场域在时间上的分割，人们上班时间和日常生活

的时间难以叠合，现代人的理念就是提倡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以满足效率原则。职业活动和日常实践在时空

上的隔离导致日常生活中的很大部分被分割出去，为了生计人们待在家里和社区的时间越来越少，参与家庭

和社区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与生活共同体成员的交流也越来越少，社区生活被边缘化为一种剩余物，成

了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这是社区文化和生活共同体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职业活动分割了日常生活之外，现代社会的消费活动在时空方面也对日常实践进行了分化。休闲

娱乐活动是传统日常实践的重要部分，在传统民俗中有相当多是属于休闲娱乐类的活动，例如传统节日、重

大事件的纪念活动。传统社会的喜庆活动大多在社区中进行，无论是宴会还是表演活动都是社区生活的重

要部分，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在共同体成员亲身参与下进行的，活动的规划、开展都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分工协

作的过程，人们在举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维持了互助沟通的关系，有助于共同体聚合力的提升。但是现代社

会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消费社会时代，资本家运用最专业的手法去开发人们的欲望，在消费场所迎合人们的各

种需求，人们在各种时尚中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在现代社会的时尚潮流面前不堪一

击，当人们蜂拥而至消费娱乐场所的时候，社区生活的衰落就难以避免了。日常实践的空间转换带来的后果

就是进一步抽空了社区生活的内容，原来承载人们社区活动的公共空间也被闲置，徒剩一个空壳，成了没有

内容、没有故事的空间，只是一个名义上存在的场所而已，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基础遭到削弱。

（二）日常实践的“外包化”使熟人圈变得松动

传统社会日常实践的知识是由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过几代人的亲身实践和传播成

为适用于一定区域的生活指南系统，用于指导日常事务、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实践知识的传授

大多是在亲属或社区成员之间进行，遇到问题也多数是在熟人之间咨询或寻求实际帮助。即便是专业性、职

业性较强的行业如赤脚医生、工匠、教师等大多数也是处于熟人圈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时候往往会伴有

人情因素夹杂其中，并不只是纯粹的交易行为。现代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渗透到日常实践领域，致使

很多日常实践成为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或服务，而且这些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具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平而受到

民众的青睐，于是人们可以不再花费精力去掌握全面的日常生活经验技能，很多日常实践可以不必亲力亲

为，只要花钱请专业人士包办就行了。

日常实践的外包模式让人们共同协商和合作的机会减少，不像以往的社会那样为了某个事情而互相商

量和互相帮助。很多日常生活的问题只要花钱请专业人员解决就行，而不必找熟人帮忙，衣食住行等需求的

满足有相应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就降低了人们进入公共空间的必要性，为了一个公共物品或事务而召集社

区成员一起解决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例如遭遇停电停水或房子漏水的问题，现在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专

业维修人员上门服务，不一定非要找社区里的其他人来帮忙；修公路、修水渠等原来需要社区成员大规模参

与的事情，现在只要由社区管理者拨款请工程队负责就行了。据调查，在粤西地区的重要传统民俗“年例”的

表演、宴席等环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包现象，这就减少了人们在购买、排练、烹饪等流程中亲自参与、分工

合作的机会，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培育感情和团结精神的过程，所以越来越多的外包现象对生活共同体的维系

力带来了挑战。而且，在现代契约化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可以不是熟人，契约取代人情成为连接人际关

系的媒介，礼俗社会转变为法理社会，人们由对熟人的依赖转变为对制度的信任。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出入

人们的生活世界，熟人圈的大小和存在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陌生人社会，熟悉感和归属感则逐渐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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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奢望。

日常实践的外包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减少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理解，对地方社会的认知和关

怀也在减少，与地方社会的疏离便在所难免。而且没有对日常生活现象亲身的、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就很难

形成稳定的、系统的民俗等日常生活文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何传统的民间文化会日渐衰落。吉

登斯指出，日常经验的减少和屏蔽会让人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产生困惑，应对生活事件时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持

系统，从而造成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困境。［１５］（Ｐ１４９）

（三）日常实践的过度技术化导致人与生活环境的疏离

人类社会产生初期人们就开始使用各类器具，发展到后来每个地方都有一套适用于当地的生活用品体

系。在工业化社会之前，生活用品大多数是手工制造，那么个体性和地方性的需求、知识、价值观会直接体现

在物品的外观和功能之中，物品具有鲜明的人格特质和地方特色，物品和使用者之间存在一种亲和关系，这

是生活世界亲和性的重要部分。进入现代工业化社会之后，大规模的机械制造取代了手工制造，人们被各种

琳琅满目的物品所包围，这些数量庞大的物品是非人格化的机器产物，抹去了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可以被

任意模仿、复制和置换。如此一来，人和物质环境之间的亲和关系被打破，可以被任意复制和替代就意味着

属我性的淡化，虽然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之间流动而不会有功能方面的适应障碍，但人们和物质环境

之间原有的那种特殊关联却被弱化，物质环境成了一个被工业产品组装起来的没有温度的世界，这就加剧了

现代人的无根状态。

除了对人－物关系产生影响，日常实践技术化的另一后果便是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如前所述，传统

社会很多的日常实践就是和同伴一起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分工协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传统，不管

是家族的集体事务，还是社区的公共事务，经常需要发挥生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才能解决。而到了技术产品

发达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独立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强，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借助工具就可以解决，尤其是进

入智能工具时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而对工具的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商品房的功

能越来越齐全，现代人足不出户便可以满足吃喝拉撒玩等基本需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小区的人却

可以多年保持那种陌生的关系。传统社会那种同一个社区的人参与集体劳动的热火朝天的场面现在已经非

常鲜见，因为大型机械设备足以替代几十个人的力量，完全可以高效率地完成公共设施的修建工作。另外，

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对人际关系的疏离尤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脑、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普遍使用让人们

之间的互动交往变得符号化和技术化，取代了原来的那种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互动，“音容笑貌”等身体感知逐

渐在人们的互动交往中缺失，具有了“祛身化”的特点。［１６］远程交流让交往对象简化为一种符号，而以符号为

工具的传情达意很容易把具体的人格特征抹去，交往对象的真实性和难以替代性也被降低，因此现代人之间

的情感联系很难保持在紧密和深刻的层次。

（四）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使日常实践受到抽象系统的支配

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和风俗在引导日常实践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相比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制度和风

俗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民间性特征，并且传统社会的变迁非常缓慢，因此其制度和风俗还具有很强的稳定

性。这就给人们建构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日常实践路线图，而且可以适用于几代人的人生规划，“男大当婚，女

大当嫁”“三十而立”“叶落归根”等民间俗语都是很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生活训条。经过长期和深度的浸润，

这些日常实践的路线图内化到身体之中形成个人稳定的行动图式，消除了日常实践的不确定性和无目的性。

尽管这些传统的制度风俗抑制了个人的自由，但是却可以给人们一种安然自若的生活状态，人们无须经过太

多的选择和规划，只要按照世代相传的路线图按部就班地行动就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和自我认同（除非发

生大的动荡或灾害），而他们的生命历程也具有了连续性和完整性。

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系统进入日常生活之后，人们的日常实践则被一套标准、统一、理性的抽象系统所规

定，其运作遵循效率、契约和整合原则，有很强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具有非人格性和自主性，而且更新周期

比较短。传统那种稳定的、具体的实践指南被取代，人们把宏大抽象的社会制度作为生活规划的参考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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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婚育制度、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都是需要掌握的生活知识。人们的生活规划不再依赖于亲属等

熟人圈的言传身教，而是转而求助各类专家的建议，而作为陌生人的专家给人们的服务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交

易行为，不是带有人情色彩的关怀行为。因此，人们不仅要经常选择专家，而且也要判断专家的各种建议是

否正确，传统社会那种安然自若的状态被打破，日常生活经常呈现碎片化样态，现代人时常陷入选择和规划

的焦虑之中。在现代抽象系统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被精确地量化管理，生命历程呈现为抽象的时间编

排，生命被数字化，生命历程变成一种量化时序形式；在抽象系统主导的日常生活中，生命历程被抽离了具体

的生活故事，成了体制化的安排。［１７］人们在抽象的运作系统中开展日常实践，脱离了地方性、自主性的生活日

程和时令，具体的生活故事在抽象系统中被简化为各种变量，日常生活呈现为没有差异的“平均状态”。［１］（Ｐ６６）

而“平均状态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１］（Ｐ１８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都被打磨成庸庸碌碌的、平整的“常人”，听命于抽象的“大众”和社会系统，犹如一个缺失了主体身份和主观

体验的木偶。

四、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回归：重建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
若要回到生活世界的原初状态，应当围绕日常实践来缓冲商业化、技术化、理性化所带来的冲击，其中争

取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借助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去开展工作。［１５］（Ｐ２１５）如前

文所分析的那样，生活世界的异化主要是因为日常实践的时空遭到了挤压或分割，以及日常实践的职业化、

商业化、技术化、制度化倾向，这些都导致了日常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异，其意义变得单一，不能满足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市场系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建立一种适当的隔离机制，恢

复日常实践的相对自主性和公共性，这需要在社会中形成同一种声音，发挥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媒体等多方

力量协同的作用。

恢复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作出努力。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之一就

是时空的虚空化和统一化，即时间和空间脱离了具体的地域，成为一种具有统治力的坐标体系，［１５］（Ｐ１８）尽管现

代社会的时空系统变得更加精确、广泛和统一，但是却难以承载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地方性的时空

体系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时间和空间均和日常生活的流程和事件联系在一起，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分割和肢

解，而且保持着较好的公共性。传统社会的时间观往往呈现为某种延绵的事件历程，很多人也习惯用具体的

事件来记忆时间；由于熟人社会的人际关联比较紧密，他们的生命历程往往交织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时间是

一种共有的时间，有着相似的生活节奏，保持着生命的共在。现代抽象时间的统一化并不意味着时间上的公

共性，人们没有密切的联系，没有生命历程的交织、共鸣，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共在。此外，关于公共空

间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但是本文需要强调的是，公共空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共享也不是简单意

义上的共同使用（或轮流使用），公共空间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给人们提供沟通交流的条件和动力，让人们习惯

于并依赖于在其中寻找、塑造生活的伙伴。没有彼此的沟通和依赖，再大的公共场所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公共

空间。公共空间不仅是现代社区规划出来的文化广场等场所，还可以是小卖铺、小巷子、集市、茶馆等有人气

的地方，只要能聚集人气的地方都值得利用起来，公共空间的互动有助于增强居民的社会认同感，形成我群

意识。

从操作层面来看，首先要在时间上设置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部分，让人们在这里共享日常生活，可以不

受市场法则、技术理性的支配，因此节假日的设置和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可以运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力

量，在数量上保证节假日有足够的时长，这是人们的基本福利；除了数量的保证，也要提高节假日的质量，要

提倡节假日的活动回归家庭和社区，避免被消费活动过度分割，应当借助更多的集体行动和集体文化来充实

时间的意义，寻找我群的价值。其次，通过社区营造等方式维护公共空间的意义，在日常实践中进行生活共

同体的重建，可以引进人力、资金和服务，动员居民、社会组织、政府等多方力量参与进来，发掘社区资源，激

发社区活力。通过地方叙事和集体叙事来彰显地方社会的意义，把地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发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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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形成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社区有了自己的“个性”才会让居民有更深刻的记忆和归属感，让他们感到“我

们的”地方是独一无二、难以取代的，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这种眷恋之情。

总之，应当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建构属于“我们的”生活世界，通过恢复、创造和运用富有意义、形式多样的

民俗文化来丰富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增强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发挥其生活意义生成和共享的功

能，为日常生活和自我认同提供基本的意义来源。?
［责任编辑　秦红增］　［专业编辑　程　瑜］　［责任校对　石彬筠］

［参　考　文　献］
［１］［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２］陈嘉映．实践／操劳与理论［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
［３］Ｓｃｈｕｔｚ　Ａ．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Ｍ］．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４］孙飞宇．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及其进一步发展［Ｊ］．学术交流，２０１７（１）．
［５］Ｈａｒｏｌｄ　Ｇ．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ｏ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６７．
［６］［美］欧文·戈夫曼，著，冯刚，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感［Ｍ］．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８］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９］Ｈｅｎｒｌ　Ｌ．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Ｖｏｌｕｍｅ１）［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ｈｎ　Ｍｏｏｒｅ．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１．
［１０］［法］米歇尔·德·塞都，著，方琳琳，黄春柳，译．日常生活实践（１实践的艺术）［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５．
［１１］高德胜．日常生活实践与大众抵抗的政治学［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４）．
［１２］王杰文．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以北京“残街”的“占道经营”现象为个案［Ｊ］．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１８

（２）．
［１３］陈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日常实践考察［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５）．
［１４］［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Ｍ］．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５］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１６］黄剑．身体性与祛身化：一种关于共同体衰变机制的分析［Ｊ］．民俗研究，２０１８（１）．
［１７］郑作彧．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８（２）．

［作者简介］　黄　剑（１９７５～　），江西信丰人，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

文化社会学。广东湛江，邮编：５２４０４８。

６１１

黄　剑日常实践视角下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嬗变与重塑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５２４０４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ｖｉ－
ｔａｂｌ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ｔｓ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ｍｅ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ｓ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ｉ－
ａｒｉｔ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ａｍａｇｅｄ．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ｕｒｓｕ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ａｉ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ｌｉｆ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７１１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